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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卜居〉，是處於混濁時代的知識份子藉著宗教占卜與命運的

對話，以辭賦中常見的主客問答體宣洩自己在面臨人生困境時的憤懣心

聲，流露擇善固執、絕不隨同流俗的胸懷。屈原放不下他的執著，所以在

欲有所作為而不能為的煎熬下，選擇了寧死不屈。然而超脫曠達的蘇東

坡，面對仕途的坎坷，對於生命卻有另外一番不同的體悟，這兩者之間，

沒有孰是孰非，沒有孰優孰劣，有的，只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抉擇。 

 

 

文學史上最灑脫的受難者       作者：山門行草 

───────────顛躓困頓的蘇東坡（1036-1101） 

感傷的能力是天才的特質，和人性陰暗面相遇是高貴心靈的宿命，東

坡不是例外。這種特質和宿命主宰他人生的轉折，但如何面對卻是他選擇

的態度…… 

倘若我們要選一個中文經典中最可敬愛的作者，我的一票──我相信

還有很多人的，會投給東坡居士蘇軾。蘇東坡差不多是中國儒家和道家兩

種入世出世境界的理想代表，還加上一點佛家的神秘主義；在非凡的天

才、受苦的謫星，和紅塵跋涉的力行者之間，他恰恰成就了文學所能期望

的一個稀有典型。 

蘇東坡詩、詞、書、畫、文章都好，而且不是普通的好，是幾千年的

中文大歷史中，絕頂好的少數幾人之一。此外，他還是美食家、藥師、躬

耕的農夫、為地方築堤建壩、引進稻種、植樹鑿井、開設孤兒院和醫院的

流放官吏……。在波濤起伏的一生中，他留下三千多首詩詞，和包含了四



千多篇文章、序、跋等資料的文集。更難得的是，在他的各類書牘劄記中

有不少自述性資料，加上他人的記述，後世對蘇東坡的生平所知，遠多於

大多數傳統中國文人學者。 

東坡在父親蘇洵及母親程夫人的教導下，和弟弟蘇轍一起成長，父子

三人日後均名列唐宋八大家。二十歲時東坡入應試，歐陽修適為主試，讀

其文而大稱「痛快！」（快哉），說自已該閃一邊去（避路），「放他出一頭

地也。」一朝中舉的蘇東坡，一方面文名動京師，另方面「秉性剛拙，議

論不隨」，不斷招致小人陷害。在王安石變法導致新舊黨傾軋的混亂政局

中，蘇東坡注定了他一生顛沛的仕途。四十歲以後蘇東坡大部分的歲月都

在荒江僻地、海角天涯的謫貶流放中度過，「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

州」是他的自嘲；然而這是「以偏概全」，因為包括被貶和自請「下放」，

他的足跡遍及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黃州、汝州、常州、潁州、揚州、

定州、惠州、儋州……，其中定州在華北，密州近山東海隅，儋州是今天

的海南島。蘇東坡可說幾乎踏遍了宋室管轄的國土，他的謫貶，一處比一

處偏遠，海南在當時是流放重刑犯的南蠻不毛之地，少有人去了能夠生

還，而此時蘇東坡已經六十二歲！ 

蘇東坡反對變法的「與民爭利」，但新法之利民他並不反對，其結果

是兩邊都有人不喜，使他既遭變法新黨迫害，也遭舊黨保守勢力貶逐。四

十四歲時他被新黨小人陷害下獄（即著名的「烏台詩案」）幾乎瘐死，朝

野震動救援，連已經退位隱居的王安石都出而上書神宗：「豈有聖世而殺

才士者乎？」東坡得免而改貶放黃州。然而到了地方任官，看到生民困苦，

他仍不改初衷，不斷上奏新法之失。但五年後（1084）調任汝州，路過建

康時，他還特去拜訪退隱的王安石，兩人蝪談古今；《苕溪漁隱叢話》記

載安石事後歎息：「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兩位不世出

的人物的這場會面，真是大人物胸襟的最好示範，也是美麗的世紀之會！

次年（1085）舊派復位，蘇東坡被召還朝，授以翰林學士的重任。這是東



坡一生中最位高權重的時期。但他看到司馬光和文彥博執掌大權，貶逐新

黨，盡廢新法，因不能苟同而和司馬光爭辯，於是又自請離開。在此後新

舊黨的惡性爭鬥中，蘇東坡一次次遭貶，一直到他六十六歲自海南請求退

休，雖獲准，但中途得病，換算西曆，一一○一年的八月二十四日歿於江

蘇常州，有生之年都沒能再回到京畿或故里。 

是了，這就是我們歷史上一位「不知幾百年方有」的人物所遭受的待

遇！這麼顛躓流離、親故生死相違的無奈人生，東坡必然不能無憾。然而

蘇東坡也始終用一種幾乎可稱愉稅的能度來面對。林語堂在他著的英文蘇

東坡傳記 The Gay Genius 中，說東坡是「秉性難改的樂天派」（an incurable 

optimist）。我們卻恐怕要覺得，不，東坡不是樂天：感傷的能力是天才的

特質，和人性陰暗面相遇是高貴心靈的宿命，東坡不是例外。這種特質和

宿命主宰他人生的轉折，但如何面對卻是他選擇的態度。東坡看到總角之

交章淳掌權後要置他於死地，一起研討藥經的同事沈括竟是密報陷害他的

人，而貶居之地往往草萊未闢、所居不蔽風雨，「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

知，黃葉滿枕前」，其甚者「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

夏無寒泉……」。在這樣的境遇裡，他選擇親身開荒播種、挑水砍柴，研

究藥理，教導鄉民改善耕作方式，甚至從有限的食材中研發烹食之

道……。他的愉稅，來自自我人格的完整，也來自廣博的知識和廣泛的興

趣，使世界即使橫逆困苦，依舊生趣盎然。 

灑脫於東坡，是一種能力：蘇轍記載他這個哥哥，從小「有山可登，

有水可浮」就「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這樣能自得於大自然景

致的能力，使得他只要得一清景，便怡然而喜，「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

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傳唱千古的前後＜赤壁賦＞中，東

坡既解悟人生乃「寄蜉蝣與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但隨時領會「霜露既

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的美感，「顧而樂之」。他的多數最

好的作品都完成於黃州以後的謫貶時期。也許，被剝奪了宦場利祿，又意



外跋涉了無數山顛水涯，才給了東坡這個不世出的才士更開闊的人生歷練

和更灑脫的人生選擇，也留給我們罕有的豐碩作品和珍貴的人格典型；

這，其實是歷史給予後世的幸運了！ 

         本文出處：《聯合報》，民國 94 年 8 月 17 日副刊 

 

 

--品味時間— 

1.在過去的生命軌跡或學習歷程裡，是否曾經遭遇過挫折或失敗？究竟是誰

影響了你？甚麼改變了你？ 

   2.除了死亡之外，人生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